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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具体的物而成为具体的事物，具体的事物也处于各自最合当的位置，朱子就把这种物事解说是义．因此，仁就是

共同性，义就是分殊．比喩说爱，爱就是首先爱其亲，次爱亲戚，然后爱乡里的人，爱宗族，然后进一步推到天下国

家．这爱虽然是贯通家，乡，宗族，天下国家的理一，但是其具体的发用也&#63847;不能没有层次的差别性，如果没

有普遍爱，则亲，家，乡里，宗族，天下国家的人不能相亲相爱，如果没有具体的差别爱，则爱就是丧失其实现处．

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下，朱子也批判扬朱，墨家，而说： 

    “言理一而&#63847;言分殊，则为墨氏兼爱.,言分殊而不言理一，则为扬氏为我．所以言分殊，而见理一底自在

那里，言理一，而分殊底亦在，不相夹杂”  

朱子认为墨子，扬朱都偏重于理一分殊两面中的一面．墨氏只言理一，而&#63847;言分殊，陷于兼爱，而扬朱却只言

分殊，而不言理一，陷于利己主义，理一分殊不相离．因此，如果说分殊，则理一已存在于分殊之中，如果说理一，

则分殊存在于理一之中．象上面所说的那样，朱子把仁义说明是理一分殊，理一就是仁，分殊就是义．仁就是大化流

行处，但是其大化&#63946;行处必须有合当处，把其合当处就是义．  

    “义却是羞恶之理，发出来方有羞&#63929;”  

    “问：孟子言：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．又曰：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．不知羞恶与从兄之意，如何相似？ 曰：不要

如此看．且理会一处上义理敎通透了，方可别看  

    “义主于敬，如贵贵，则自敬君以下，以至与上大夫，下大夫言许多般  

朱熹认为人为了维持社会秩序，必须区分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差别性．朱子把差别性看作是义，朱子把义解说是事之当

为，其合当的实质就是差别的原则．從仁的觀點來看，義是仁的分殊，但是義也具有體和用，這一点和二程的“仁是

体，义是用“的觀點有不同．朱子也把义看作未发，而羞恶就是已发，但是从社会差别性的原则来说，而尊兄就是社

会区别的根本．社会的差别性是从羞恶发现，从尊兄开始而扩大到贵贤，贵贵，敬君．羞恶之情在社会关系中不同的

表现就是分殊，义就是本体，羞恶就是作用，羞恶之心使义发现羞恶，而同时也把羞恶之情获得中节，作用中有本

体，而进行义之全体流行过程．朱子又说: 

 

    “见尊长之属，便有恭敬之心”  

    “礼却是辞逊之理，发出来方有辞逊”  

    “人之行礼，其初岂无些恭敬之心，亦缘他装点得来过当，便埋没了那恭敬之心．而今人初以书相与，莫不有恭

敬之心．”  

义就是社会差别性的内的表述，礼就是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差别性在具体行为方式中的外在表述，卽，节文和恭敬．礼

是义的表现，义是礼的本质，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义就是体，礼就是用．朱熹认为下人恭敬社会长辈，君主等的时

候，恭敬之情发现，人性的礼在和具体对象的关系上发现为恭敬之情，礼就是恭敬之理，具体的恭敬之情就是礼的表

现．通过恭敬之心连结作为本体的礼和恭敬之情，朱熹说： 

    “知事亲从兄之所以然者，智之本也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”   



    “知觉自是智之事，在四德是贞字，而智所以近乎仁者，便是四端循环处”   

     “仁包四端，而智居四端之末者，盖冬者藏也，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．智有藏之义焉，有终始之义焉，则

测隐，羞恶，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，而智则无事可为，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，是以谓之藏也．又恻隐，羞恶，恭

敬皆是一面底道理，而是非则有两面．旣别其所是，又别其所非，是终始万物之象．故仁为四端之首，而智则能成

始,能成终”  

朱子认为，爱从仁发现的时候，由父子之间，而扩大到仁民爱物，爱一面具备差别性， 一面也具有普遍性．智就是

对于这种爱之本源的认识．智虽然属于四德中的终，但是知中也具有生理，也要回复又仁，如果没有智，恻隐的生气

则停于智上，也不能回复作为本体的仁．恻隐，羞恶，辞让各具有自己具体的人事，但是知没有具体的行为，只是逢

到具体的事态，而判断其是非，然后发现恻隐之情的．朱子所理解的智不像上蔡的‘知觉为仁’说那样，把知觉看作

是仁，把仁包含于智，而认为智就是仁之一部分，但是智也为仁能发现的条件．如果没有智,则仁也不能发现．朱子

也把仁说明是四端的全体过程． 

我们上面已经说明&#63930;仁义礼智是人性，人性发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，心连结性和情的关系，本性由于心

发现情，情也依据心具有中节之理．仁义礼智在社会价値理念中具有各各的功能，仁就为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和谐原

则，义就是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差别原则，礼就是社会构成员的规范原则，智为社会构成员的判断原则，这四种性为人

的社会本性．虽然人性各各具有其固有的作用，但是其本性也统合于一个价値理念．因此，朱子也依据心结合四种本

性．心就是贯通未发和已发的统一槪念．未发就是静，已发就是动，静就是仁义礼智浑然的状态，动就是接触外部事

物而发现的状态．心又不是未发，又不是已发，而是主宰从未发到已发，从已发到未发的全体流行过程，其实仁义礼

智就是从仁发现的四德，恻隐之情中节，而为义，义也发现羞恶之端，羞恶之情中节，而为礼，礼也发现辞逊之端，

辞逊之情中节，而为智，智发现是非之端，是非之情也回归于仁．朱子把这种全体过程看作是心，认为心之所以可以

活动的根据是从仁的恻隐之端开始的．朱子说: 

 

    “惟是有恻隐之心，方会动．若无恻隐之心，却不会动．惟是先动了，方始有羞恶，方始有恭敬，方是有是非．

动处便是恻隐．若不会动，却不成人．若不从动处出发，所谓羞恶者非羞恶，所谓恭敬者非恭敬，所谓是非者非是

非．     “恻隐之心，头尾都是恻隐．三者则头是恻隐，尾是羞恶辞逊是非．恻隐是个头子，羞恶辞逊是非便从这

里发来”  

朱子认为首先只有恻隐之心，心才能进行大化流行的过程，恻隐之心的端緖在于恻隐，恻隐就是未发发现的端緖，我

们从这端緖可以看到生理．惻隱之心就是心之全體過程的始作，羞恶辭讓是非之心也是從這惻隱之心中出來的，因

此，惻隱之心是爲羞恶辭讓是非之心的根本，羞恶辭讓是非之心是惻隱之心的末，惻隱之心屬于人心中的繼之者，善

也，是天理流行之始處，羞恶辭讓是非之心屬于人心中的‘成之者，性也’，是成就各自本性，如果沒有惻隱，則羞

恶辭讓是非不能發現．因此，恻隐包含羞恶辞让是非，但是羞恶辞让是非中也具有恻隐，如果四情没有恻隐，羞恶也

丧失其道理，辞让丧失其道理，是非也丧失其道理，这种恻隐就是羞恶之为羞恶的所以，辞让之为辞让的所以，是非

之为是非的所以．这种恻隐之心贯通羞恶辞让是非之心，而形成心的全体过程．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是大化流行过程

中的一部分．恻隐之心就是共同性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是差别性．朱熹说: 

    “得此生意以有生，然后有礼智义信．以先后言之，则仁为先.,以大小言之，则仁为大”  

    “仁所以包三者，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，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抽出”  

朱熹认为只有恻隐之心的生意，才能有礼义智信，仁就是包含义礼智三者的，从仁出来的仁义礼智也不是固定的，也

是不动的，仁和义礼智的关系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，从先后来看，仁之理一就处于义礼智分殊之先，义礼智之分殊处

于仁的理一之后．从大小来看，仁就是大，义礼智就是小．朱熹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理论基础之下，把仁规定爱之理,

心之德，而结合本体和发用． 

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了，朱子仁说是在和张南轩进行对于仁问题的讨论当中形成的．朱熹在致张南轩的书信里说: 

    “熹详味此言，恐说‘仁’字&#63847;着，而以义.礼.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现，恐亦未安．盖人生而静，四德具

焉．曰仁，曰義，曰礼，曰智，蓋根於心而未發，‘所谓理也，性之德也’．及其发现，则仁者恻隐，义者羞恶，礼



者恭敬，智者是非，各因其体以见其本(端)，‘所谓情也，性之发也’，是皆人性之所以为善者也．但仁乃天地万物

之心而在人者，故特为众善之长，虽列于四者之目，而四者不能外焉．<易传>所谓‘专言之’，则包四者亦是正指生

物之心而言，非别有包四者之仁，而又别有主事之仁也....今欲极言仁者，而不本于此，乃槪以至善目之，则是但知

仁之为善，而不知其为善之长也．却於已發見處方下‘爱’字，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，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．又

以不忍之心与义,礼,智均为发见，则是但知仁之为性，而不知义&#8226;礼&#8226;知之亦为性也．”  

 

张南轩认为仁就是本体发现以前的本体，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就是本体的发现．仁就是体，义礼智和不忍之心就是仁的

作用，体和用不能分开的，但是朱熹首先说明仁义礼智就是性之德，人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性，人性发现为恻隐羞恶

辞让是非之情就是性之情，仁就是恻隐的理一，恻隐就是仁的分殊，义就是羞恶的本体，羞恶就是义的作用，辞让就

是礼之作用，礼就是辞让的本体，智就是是非的本体．朱熹认为仁义礼智之性就是人性之所以为善的本体，但是朱熹

另一面也说明人性中的仁也是天地之心赋与给人的，把仁说明心，其心就是仁义&#63926;智之长，处于仁义礼智之

先，虽然这样，但是作为人心的仁不是离开这四性而存在的，人心的仁贯通于仁义礼智四性中．因此，张南轩只知道

仁是恻隐之心和义礼智的本体，而不知道作为人心的仁是善之长，张南轩把仁看作是离开义礼智的本性，因而只是把

仁看作是性，而不知道义礼智也是性．朱熹说: 

    “又看仁字，当幷义,礼,智字看，然后界限分明，见得端的．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，所以多说而易差也．又谓

体用一源，内外一致为仁之妙．此亦未安．盖义之有羞恶，礼之有恭敬，智之有是非，皆内外一致，非独仁为然

也．”  

 

朱熹认为仁是人心的全体过程，义礼智就是人心中的部分作用，因此，仁必须和义礼智一起看，但是从本性来看，仁

和义礼智之间也有差异性．在张南轩哲学体系里，仁只是性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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